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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3年出生，我弟弟1967年出生，我比他
大4岁。

我喜欢上学，弟弟不喜欢。我上小学、上初中、
上高中，还想上大学，但没有考上，就回村务农了。
我弟弟上了几年小学，就不上了。他不喜欢读书，
一读书就头疼，还经常被老师的书本打在头上，也
回村务农了。我父亲说，他天生就是干活的料。

甭说，弟弟还真是干活的料。在小村，他种的
庄稼长得最好，他外出打工，收入也不菲，小日子
过得风生水起，在小村数一数二的。他早早地在
村子中央盖起了五间前出厦的为数不多的砖瓦
房，还拉起了小院，盖上了偏房。弟弟个子高，身
材魁梧，力气大，干农活真的是一把好手。难怪父
亲那样说他。

40年前，我在二十里外的镇上读高中，那时候
家里穷，买不起学校食堂里的饭，只好自己带干
粮。不仅我，众多的学生也在这样。学校食堂给我
们学生溜干粮，学生轮流值日，把干粮用专用的簸
箩送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取回来。冬日里，我可以
背上一星期的干粮，夏天就不行了，时间长了，干粮
就馊了。有时候，得周三放学后跑回家背干粮，第
二天天不亮，返回学校，不能耽误上早操。更多的
时候是弟弟到学校里给我送干粮。那时候没有柏
油路，他沿着沙土飞扬、高洼不平的小路，穿过一些
高粱地、玉米地、棉花地，把干粮送到学校，再摸黑
赶回家里，往返两三个小时。那年高考，我名落孙
山，觉得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我的弟弟。

1981年，我回到村里，跟着父亲干农活。没过
几天，学校里招老师，我就干上了。不久，村里的地
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一家六口，分到了一些土地，
村东、村西、村南、村北，都有。我父亲是种庄稼的
行家里手，我弟弟也是。我父亲治家有方，我们家
的小日子，越来越红火。那时候，庄稼地里的活，都
是父亲和弟弟去干，付出汗水与心血。

后来我和弟弟都长大了，我结了婚，弟弟也结
了婚。之后父亲给我们分了家。家是分了，不在一
个锅里摸勺子了，但种庄稼的活儿，还是在一起。
一起耕耘、一起播种、一起收获。其它如打药、施
肥、锄草等零星的活什，可以分散实施，也可以集中
作业。

庄稼收割了，装到马车上，一车车地运到场院
里。这活儿都是弟弟干，他鞭子一扬，枣红马乖乖
地听他指挥。这匹枣红马似乎是一个士兵，弟弟就
是一位将军。我家的场院在村北的空地上，几天前
父亲就起早贪黑把它犁起、耙平、晾干、碾实。以
后，买上了拖拉机，拉庄稼更方便了。很多年，我们
在一个场院里打场。把一样的庄稼摊在一起，弟弟
开着拖拉机，拉着镇压器，一遍遍地围着场院打圈
儿。一圈儿一圈儿的，转上上千圈儿，那些大豆秸
秆就粉身碎骨，金黄的豆粒铺满大地。起场时，父
亲拿一把扫帚，扫成大小不等的三堆，有父亲的，有
我的，有弟弟的。扬场是父亲的活儿，弟弟给父亲
当助手，我拿着扫帚扫出豆荚等杂物。把豆粒收拾
干净了，装进袋子里，运回各自的家里。这时，太阳
也在树梢上停顿了一会，然后一纵身，跳下了山里。

结婚以后，我相继有了两个女儿，弟弟也有了
一个女儿。小日子平淡的过着，没有风，也没有浪。

1995年，我进城工作，妻子在家里种着几亩责
任田，播种、收割，全凭弟弟帮衬。不久，妻子也搬
到城里居住，就不种庄稼了。没几年，户口迁到城
里，就没有地了。稍后，遮风避雨的那三间土坯屋，
也卖了。房子里有人住着，能经风雨，没有人居住，
用不了三五年，就倒塌了。

父亲60岁那年，把责任田交给了弟弟耕种。
父亲说自己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庄稼人，
不种庄稼了，就像掉了魂。其实，那些年，父亲没有
闲着，母亲也没有闲着，时常帮弟弟干一些力所能

及的营生。
前些年，在县城工作的人都去市里买房子。

2016年，我也有了去东营买房子的想法。弟弟听说
后，一下子给我拿出15万元。我知道，弟弟在农村
靠种地和打工的力气活儿，挣一分钱不容易，是省
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们县有两处高中，一处在县城，叫一中，另一
处在乡镇，叫二中。按区域招生，我侄女在二中上
学。那一年，我想办法把侄女的学籍转到县直学
校，侄女顺理成章地考入了一中，成了那里的学生。

弟弟和弟媳种地，如果侄女在30里外的二中
上学，他俩管不上她。

侄女高中三年，都是我和妻子照顾她。一个月
让她回家一次，双周的时候，把她接到家里，给她做
好吃的。每周的周三晚上，我和妻子去给她送水
果，有时候也给她买鸡腿、牛排什么的。侄女晚上
上自习，十点下课，我和妻子都是十点前赶到，在宿
舍院的大门口等她，无论是蚊虫叮咬的夏天，还是
寒风凛冽的冬季，几乎是风雨无阻、风雪无阻。校
园门口和宿舍院门口对着。灯光下，侄女下了晚自
习，看到我们站在路边，就跑过来，亲昵地依偎在我
妻子的身边。有的家长问我们：“这是您女儿？”妻
子说：“侄女！”她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我的两个女
儿都是在一中上的高中，也住校，但我们没有去给
她俩送过吃的。

我的弟媳对我的两个女儿也很好。她们经常
打电话，视频聊天。弟媳收了新棉花，挑选上成
的，碾了新穰子，给我的大女儿，续被子。大女儿
在外面跑业务，我弟媳怕她冻着，给她做新棉裤、
新棉袄，穿在身上，即轻快，又暖和。弟媳养着几
只笨鸡，下了蛋舍不得吃，给我的外孙女吃。两个
女儿也懂事，时常给她叔叔买酒、买茶叶，给她婶
婶买衣服。

每次回到家里，母亲都对我和妻子说，人家小
泥家（邻居）总是夸你俩，说，你看人家梦圆（我侄
女）她大爷、大娘，对梦圆是多么好，那大爷、大娘当
的，是杠杠滴。村里人都说我和妻子有仨闺女。那
意思是，虽是侄女，视为己出。我的弟弟和弟媳对
我的两个女儿，又何尝不是呢？妯娌俩好，比兄弟
俩好，好百倍。

我进城也快30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对父母
的照顾，远远不及我的弟弟和弟媳。那些年，村里
还没有安装上自来水，挑水的任务压在弟弟的肩
上。做饭用水，刷锅洗脸用水，洗衣服用水，饮羊用

水，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早上或晚上，弟弟
忙里偷闲去湾里挑水，挑满一缸水，也得几个来
回。那时候，还没有接通天然气，拾柴草的任务也
得由弟弟去完成。一天三顿饭，都需要柴草，一个
大草垛，像一座小山，抽着抽着就夷为平地了。更
不要说父母有个头疼脑热，买个药片也得弟弟去卫
生室里买。父亲住在老屋里，大雨时节，阴雨连连，
弟弟担忧老屋的安危，好几个雨夜，他穿着雨衣，拿
着手电筒，围着老屋转来转去。父母在屋里睡觉，
并不知道。

刚刚到县城上班的那些年，自己年轻，整个心
思扑在工作上，一两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这几年
年龄大了，工作轻松了，也得半月二十天才能回家
看父母。往往是，回一趟家，帮父母干不了什么，多
是父母做好吃的给我们吃。

我和弟弟都是父母的骄傲。那些年，我在县电
视台的新闻节目里经常露面，街坊邻居到我父母家
里串门，就叫着我的小名说又在电视里看到我了，
父母有说不出的高兴。每每夸奖弟弟种得庄稼好，
小日子过得好，父母也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和弟弟都是父母的儿子，都是孝顺父母的儿
子。但由于方式方法不同，父母对弟弟有些微词。

百孝顺为先。孝顺孝顺，孝必顺。小的时候，
父亲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最高指示，说一不二。现
在也是，只是不百分百执行，但绝不当面反对。弟
弟就不一样了，他时常阻止父母的一些行为。尽
管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也是事。就令父
亲不开心，心里添堵。父亲喜欢吃肥肉，能吃大半
碗。我弟弟看到，就数落父亲，说父亲血压高、血
脂高，吃那么多肥肉干啥？父亲喜欢喝酒，来了亲
戚朋友，能喝三四两，弟弟也数落他，多大岁数了，
还喝那么多？喝点意思意思就行。父亲年龄大
了，经常便秘，弟弟就让他多吃蔬菜。弟弟买了好
几捆菠菜给父亲，父亲吃了好几天，弟弟还是强迫
父亲吃菠菜。父亲生气地说，我看到菠菜就快吐
了。这些，对父亲都好，但父亲听了，还是不高
兴。对于父亲的饮食，我不管，都八十多岁的人
了，能活多少年？他愿意吃多少吃多少，愿意喝多
少喝多少，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喝啥就喝啥。我
这样说，父亲很高兴。我和弟弟都是为了父亲好，
但较真起来，还是弟弟的所作所为是科学的，我是
伪科学。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孝敬父母，天
经地义。弟弟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文话西游

贪为祸之源
◎文小姐

忆往昔

唐僧师徒四人路经万寿山五庄观，观中有
一异宝，唤作草还丹，又名人参果，三千年一开
花，三千年一结果，再用三千年才成熟，要吃上
人参果怎么也要等至少一万年。这一万年，只
结三十个果子，果子的模样，就如三朝未满的
小孩相似，四肢俱全，五官兼备。人若有缘，闻
果子一下，就可以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可
以活四万七千年。

这样的宝贝和好事，被贪吃的八戒偶然得
知了，他就坐立不安起来，就想着怎么样搞到
一个尝尝鲜。师父让他烧火做饭，他却是无心
做了，不时的探头探脑，就等着悟空回来，撺掇
着悟空去偷几个。悟空偷了三个回来，连同沙
僧兄弟三人一人一个，个个受用。不曾想贪吃
的八戒确实贪得离谱，本来食肠就大，又是个
大猪嘴，再加上馋，人参果一到手，就囫囵吞咽
了。又恬不知耻地问两兄弟：你们吃的是什么
啊？什么味道啊？被悟空一番数落之后，八戒
贪心不足地央求：哥哥，我吃得太快了，没有像
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有核没有核我都不知道，
没有尝出什么滋味来，你要为人为到底，我肚
里的馋虫已经出来了，你就再去弄一个来，让
我仔细地吃。一番话又遭悟空数落。八戒还
放不下这个念头，只管絮絮叨叨的哝唧，哝唧
来哝唧去，就露馅了，被五庄观的两个道童听
到了。这下子就闯下了大祸。五庄观的镇元
大仙因此将师徒四人视为强盗，捆住重罚，悟
空又使性子把人参果树打死，双方僵持达到白
炽化，镇元大仙非要把师徒四人放到油锅里煎
炸了不可，阻碍了西行取经的行程。最终请菩
萨出面，才救活了果树，免遭一劫。

一番风雨波折，全是贪吃人参果惹的祸。
唐僧师徒四人继续西行，路经金兜山，八

戒不听悟空劝告，以搬弄是非的口舌说服唐僧
走出悟空用金箍棒划定的圈子，误入妖怪设下
的楼阁之所。在楼客里的乱骨破幔之中，独独
看到几件绵衣搭在一张彩漆的桌子上，呆子拿
起来看时，却是三件纳锦背心。贪心的呆子，
这个昔日的天篷大元帅，想也不想，辨也不辨，
怕是贪心迷了心窍吧，不问个一二三四、子丑
丁寅卯，就把背心拎了下来，劝师父穿上，抵御
寒冷。师父一再劝止，却怎么也劝不住，反而
为自己贪小便宜申辩：“这里四下无人，鸡犬不
在，拿了又有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捡的，不
是偷不是抢！”还嚷嚷着，“师父不穿，我老猪就
自己穿，试试新鲜，捂捂身子。”呆子与沙僧脱
了上衣，将背心套上。不成想果真中了妖怪设
下的圈套，刚穿上的背心就化为了绳索，这两
位贪心的家伙背剪着手就被捆住了。贪得一
件衣服，惹下了多大祸害？先是唐僧、八戒、沙
僧被妖怪活捉，后是悟空的金箍棒被妖怪收
去，即使托塔李天王等众天神相助，也对其奈
何不得，找到如来，经过如来暗示，才在太上老
君的出面下除了害。

一件背心，又耽误了取经团队多长时日的
西行之路？

一个人参果，一件小背心，对取经团队来
说，都是小东西，相比于取经大业，吃、穿又算
是什么呢？但贪心四起的八戒却往往在这方
面惹起祸端。由此可见，贪是祸之源，有了贪
念，祸害也就萌生了，惩罚也就开始了。大贪
大惩罚，小贪小惩罚，没有不受惩罚的贪行，这
个惩罚是早晚的事。“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如
果你是一个追求事业的人，千万不要贪恋小便
宜，贪小会失大，贪心误平生！现实当中类似
的教训已经很多很多了！

夜宿天山
万花筒

◎李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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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老兵小周带我去天山深处探访那个兵
站。远远地，一道黑影飞也似地朝我冲来，那是大
黑，兵站的一条狗。

大黑顾不上河水湍急，纵身跃入水中向我们游
过来。我们只好勒住马，在河滩上等它，它的一条
受过伤的腿严重影响了速度。周夫平跳下马，趟着
河水去接它。远处传来“当当当”的敲击金属的声
音，是姜小明，正一手拿着锅一手拿勺朝我们挥舞。

到家了……
我抱着湿透了的大黑，这家伙六十多斤，趟过

冰凉的雪水河，来到对岸。我放下大黑，它转身扑
向小周，劈头盖脸地舔。姜小明接过缰绳，回头对
我说：“洗洗吧，我烧了热水，我把马给人送去。”

周夫平胡乱擦了把脸，指着木桶说：“这个可以
洗澡，姜小明刷过了。”我把木桶搬门外，正儿八经
洗了个热水澡。从半个月前洗过一次澡，再也没这
么痛快过，甚至脸都没怎么洗。

姜小明绝对是个音乐天才，照小周话说带眼
的能吹，带弦的会拉。床头上一台手风琴，一把吉
他，墙上挂着二胡和竹笛，口袋里随身还装着口
琴。他来自南疆泽普，据说来当兵时因为带来一
堆乐器还挨了批。我会唱的歌，唱一两遍，他就能
记下谱子。自从姜小明来了，晚上的连线就被他
们称为“音乐会”。但凌晨一点前大兵们不会连
线，他们有规定，不允许私自通电话。但姜小明说
领导也不怎么管，知道天山上生活实在太寂寞了，
士兵们都想家。

第二天清晨，姜小明给我煎了鸡蛋，趁我吃饭
的工夫，开始帮我收拾登山包，把我们带来的牛肉

煮了，又用点燃的松枝熏干再撒上佐料，用纸包好，
把油炸的大肉（他们把猪肉叫大肉）也包好塞进去，
还有压缩饼干，还有陈班长的两双解放鞋……直到
我的包再也塞不进东西为止。

“沿着河滩一直走，小心哈熊……山上的人知
道你。”小周红着眼圈打了我一拳。

“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哩……”
大黑的后腿不知被什么动物咬伤了，它蜷着条

腿一蹦一跳地跟着我。兵站已经看不见了，它仍然
跟在后面，我停下来抱着它的头，它嘴里呜呜的像
个撒娇的孩子。

“好了大黑，回去吧……”它似乎懂了，站在原
地摇尾巴。我走出去很远了，回头见它仍在河边，
看见我回头，汪汪的叫。我摆摆手，它犹豫了一会，
转身走了。

当天傍晚，我用姜小明送我的砍刀，砍了一堆
枯枝堆在周围。吃完饭，趁天还没黑，查看一下地
形，确定不是野兽们早上喝水的必经之路，然后点
燃树枝蜷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睡了。凌晨三点多，我
被冻醒了，山上的夜气温很低，树枝零星的发出点
点暗红色。这里比戈壁滩恐怖得多，戈壁滩没有什
么对人有威胁的动物，而这里却不仅有狼，还有哈
熊。我不知道哈熊是什么东西，但据说是很可怕的
熊，虽然个头不大，但极有耐心，为抓捕旱獭会用一
整天去掏洞。借着月光，我起身穿上所有的衣服，
还是有点冷。索性再到山坡上那棵倒了的大树砍
树枝。由于高山缺氧，仅靠火柴很难点燃树枝。我
的一个水壶中装满煤油，找一根烟卷粗细的树枝插
进煤油里泡一会，再用一组稍细一点的搭起一个小

堆，保证空气流通，点燃后逐渐加上粗枝，烧塌了得
赶紧用棍子挑起来，否则很快会熄灭。这次我砍了
几条胳膊粗的长树枝，因为黎明的时候野兽们最活
跃，它们都害怕火……

离开鹿角湾时，比勒贡的妻子给了我们一牛
皮袋子咸味的酥油茶，是她让一个哈萨克邻居打
的，咸味酥油茶是好东西，喝一碗一天都不会口
渴。姜小明给我装满四个军用水壶，另一个装着
一壶酒，当然还一个是煤油。用三块石头垒成炉
灶，把熏牛肉放进奶茶里煮。牛肉上的辣子太多
了，出了一身汗。我没有马上脱衣服，因为高原上
感冒可不好玩。

灰红色月亮好像很近，上半部分有点模糊。我
离开火堆，一来因为热，再者火光太亮，看不到周围
的景象。我爬上一块大石头，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和
砍刀放在身边，点烟时发现我的手在抖，随即听到
一声狼嚎……

很多年以后，我对一位对狼颇有研究的人说起
那个凌晨，那人说不可能，一定是你听到狼叫后才
有反应。但我百分之百地肯定，的的确确是先有生
理反应然后听到狼叫。

但有一点我知道，狼，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叫
……要么是宣示领地，要么是狩猎信号。

我两手各抓着一把刀，静静地等，耳朵和眼睛
尽力搜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没有任何声音，整
个世界都死了，只有我的心还在跳。我想吐，想尿
尿，但我仍然一动不动。我不能判断狼叫声来自哪
里，也无法知道距离，我完全没有经验，只有发自内
心深处的，孤立无援的绝望……

我有些后悔，当初如果听从小周的，穿过鹿角
湾会有一条路，那条路是专为大兵们送给养修的。
选择顺着河走，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河里捡到一只篮
球，它唯一的可能是来自山顶雷达站，而我，无法抗
拒对于陌生的好奇。

隐隐约约听到好像有声音，应该是感觉到有什
么声音，像是鸟叫……是旱獭，太阳落山前旱獭会
发出这种声音。从没想到那些个丑陋的大老鼠会
如此亲切，因为这意味着，还有其他的生命体在这
恐怖的黎明时陪伴着我。当这些大老鼠的叫声连
成一片时，天边出现了一抹亮色……

我浑身松软地从大石头上慢慢地滑下来，树枝
还在燃烧。从包里拿出单筒望远镜，再回到大石头
那儿，却发现我爬不上去了。扶着石头绕到前面，
视野还算开阔。

河水在昏暗的光线中如一条黑色的带子，河滩
的石头却是亮色，两岸都是不太高的峭壁，间或有
个滑坡形成的豁口，我就是从这样的豁口爬到山坡
上去砍的树枝。对面的豁口可疑的呈深色，似乎还
在动，调整好望远镜焦距……果然是旱獭，成群结
队的一群，顺着峭壁看过去，几乎每个豁口都被旱
獭塞满。我不知道天山上有多少旱獭，真怀疑是不
是所有的旱獭都在这同一条河里喝水……光线太
暗看不清具体形象，但它们秩序井然，有些下山有
些返回，走的是不同的豁口。我一边调焦一边转向
上游，上游的对岸有一大片平缓的山坡，是真正的
山坡，因为铺着绿色的草，一直延伸到河边。一群
体格庞大的马鹿，正撑着前腿，低着头，悠闲地在河
边喝水……


